
淡江時報 第 454 期

彭廣林：音樂背後所呈現的東西是很可貴的

翰林驚聲

時 間：十二月七日 

地 點：化中正 

主辦單位：外語學院中歐比較文化講座 

主　講　者：東吳大學音樂系教授彭廣林 

台北愛樂主持人雷光夏 

講 題：解讀當代語言──從雷光夏的『臉頰貼緊月球』談起 

 

【記者江芷澐整理】一如廣播節目中幽默的風格，彭廣林教授在開場時就說道，在場

有從二字頭到五字頭以上的聽眾，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代溝的現象，而我們今天要談

的就是音樂上面要如何呈現這樣的問題。 

 

「我是奉母命而學音樂的。」在談到學習音樂的成長過程時，彭廣林如是說道。民國

五十幾年，很特殊的年代中，他在家裡排行老大，因為父母工作環境使然，從小就替

他設想好未來能夠遠離政治是是非非的環境，而音樂屬於公共財產，沒有種族文化之

分。當時學音樂的人，是被特殊化的。「沒有人天生就是比別人強，因為後天環境培

養我們從很小的時候，就接觸到全人類最好的東西：巴哈、莫札特、海頓、貝多芬等

人精華的作品，很自然在接觸之後，在內心之外會以同樣最高的標準來要求周圍的所

有事情。」 

 

每個世代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而在雷光夏的年代，充滿批判的思想校園民歌是屬於他

們的語言。彭廣林以陶 的歌曲作為最能象徵性新世代的代表，他的專輯中「I'm 

ok!」一曲，開場音樂以中國京劇的鑼聲，以及美國的搖滾音樂互相融合，「實在很

有創意。」在他的音樂中也使用到黑人的饒舌音樂，「其實Rap是從希臘時代演變而

來的。」回溯到最初的希臘時代，當時的人在表達對於當時生命及生活的看法、感覺

等，是透過詩詞的吟詠朗誦的方式，而富抑、揚、頓、挫等，發展出所謂的節奏性

，「音樂的發展和語言是有直接關係的，Rap再次重新詮釋人類對過去時代的看法。

」 

 

彭廣林認為創作不能侷限於作者的出生背景，當然陶 深受京劇出身的母親，和玩西



洋音樂的父親家庭背景所影響；「台灣出生，美國長大的家庭背景，會遇到文化衝突

及認同的問題，就如同巴黎出生，美國長大的大提琴家馬友友，也遇到如此問題。」

或許在這樣的衝突下，更能激盪出不同的靈感。 

 

在擔任金曲獎評審時，彭廣林發覺雷光夏的音樂是另類的創意。「藝術是不需要形式

上的肯定，雖然光夏的創作是透過商業手法而來，但其中包含許多是和商業背道而馳

的。」雷光夏是一個新世代明顯的趨勢，對於太空的概念，在創作過程中考慮到宇宙

、地球關係的問題，加以創作歌詞。「這其實就是詩，它們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音

樂的意境醞釀，融合電子音樂的特色、聲音的結合，加上文字，形成一種特殊的意境

。」 

 

彭廣林認為「臉頰貼緊月球」一曲中，音樂的張力在漸強的tone 中伸展出來，愈來

愈豐富，「在段落中加入一段旁白，能夠帶出更多深沉的東西」，快速的收尾融合了

義大利美聲唱法，將整個聲音線條概念完整的呈現出來，非洲手鼓的使用，也包含了

世界音樂的概念。 

 

「我是看了卡爾維諾的『宇宙漫畫』的月圓採牛奶的故事，而有的靈感。」雷光夏說

著當年創作時，颱風以非常猛烈的威力從河口鑽進北投的家中，感覺到整個城市都快

被風吹浮起來。」不斷漂浮，貼近月球的幻想。「我常想像一種狀況，如果人類文明

消失時，還會剩下些什麼？」雷光夏將腦中的片片影像用音樂表達出來。擁有八分之

一賽夏族的血統的她，時常感覺到血液中對於原始的東西有種熱情的渴望，「這也是

我為何會使用非洲鼓的原因。」 

 

「人類自認為在地表留下痕跡，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像恐龍般滅絕。」雷光夏說道。若

某一天時間的倒流，我們會看到最原始的人類為何？「在一個人類文明極致而又衰亡

的過程中，最後剩下的可能是最原始人類的形象。」現在的人必須要帶上眼鏡才可看

清楚遠方的事物，以前的人只要看著星星就可說好長的故事「他們擁有直覺、說故事

的能力，是現在所謂被文明包圍著的我們所喪失的，我們擁有四通八達的通訊科技

，但似乎也失去了最初原始的直覺和感動。」 

 

對雷光夏來說，詞曲創作、演唱都是一體的。「我的腦中出現的影像是別人無法了解

的，」而她的「敗帝國」一曲中，直接將錄製紐約地鐵的聲音，搭配上強烈的電子節

奏，表現出1997年去紐約旅行的心情，「當時生命的經驗到了一個黑暗的角落。」雷



光夏的音樂，就像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一般，時而晴朗，時而消沉。「音樂背後所呈現

的東西是很可貴的，那是將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人生的歷練、智慧、成熟度反映出來

，而聲音只是一個表象。」彭廣林說道。 

 

「當我看到聽眾對我的音樂作出的一些回應時，我會感到很有趣，會看到一些沒有想

過的想法。」雷光夏認為這時候的她，反而從作者變成讀者。讀者與作者之間碰撞的

過程，更可作出另外的詮釋。「讀者、作者與作品之間可形成一個立體交集的空間。

」在她眼中的電子音樂是一種獨立的樂器，而非模擬。「我在人生的每個階段中選擇

想作的音樂，只要能夠玩出意義來，它就是有價值的。」


